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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缘巧合，入手了一只香薰。

它本安守在街角小店的一隅，惬意而悠然。如今，却因其

精巧的造型、古朴的纹饰、典雅的光泽，让我一见倾心。

香薰，又名熏炉或香炉，是古人熏香时所用之器。汉代之

前，香薰主要是用青铜和陶制成的。汉代以后，瓷、银、铁、竹、

木，皆可制成香薰。自古以来，人们对香薰的设计更可谓用尽

巧思。材质不同，形状各异：圆形的，线条柔和，精致小巧；方形

的，棱角分明，端庄大气；花瓣形的，柔美浪漫，娇俏可爱。还有

很多不规则形状的，更是别有一番风韵。

我入手的这只，接近圆形，温润古朴。巴掌大小的一只，由

炉盖和炉身两部分构成。炉盖是由黄铜制成的，镂空的设计，

充满神秘的气息。炉盖边缘是一颗颗规则的小爱心，爱心与许

多小点围成一圈，里面是九片不规则的叶子，叶脉清晰可见。

中间是三朵五瓣的梅花，花蕊粒粒分明。炉身是冰裂纹瓷的，

看上去有着沧桑的破碎感，摸上去却很光滑，这强烈的反差，

让人怀疑所谓的“眼见为实”。有一个细节做得很不错，炉底经

过打磨，十分细腻，也很有质感。如此香薰，很难不让人喜欢。

燃上一粒塔香，看火星明灭，看青烟袅袅，感受丝丝淡雅之

气徐徐散开，空气中弥漫着檀香浓郁的木质香气。这香气，不似

花香那般甜美，也不似果香那般清新。香气里带着一种沉稳、内

敛的气息，如一曲蒙古族长调，或一壶陈年老酒，回味绵长。

熏檀香，品新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选择一个慵懒的午后，

邀知己良朋坐在落地窗边的茶桌前，沐着柔和的阳光，任檀香与

茶香相互交融。配上喜欢的果脯和糕点，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

不必过问一窗之隔的外面世界如何匆匆，着实是一种享受。

熏香种类繁多，每一种香都有着它独特的魅力，给人们带来

不一样的生命体验。沉香，被誉为“香中之王”，其香气醇厚、持久，

让人沉浸在一种宁静而悠远的境界中。花香型的熏香，如茉莉的

清新、玫瑰的馥郁，仿佛将春天的花园搬进了室内。我爱的檀香，

不是那种瞬间冲击感官的浓烈，而是一种缓缓流淌、逐渐渗透的

醇厚，宛如冬日的阳光，暖暖的，懒懒的，给予心灵无尽的抚慰。

熏香的过程，也是一种自我疗愈的过程。燃香的瞬间，跃

动的火苗轻轻触碰着香芯，缕缕青烟袅袅升起。那缥缈的青烟

如薄雾似轻纱，缓缓消散在空气中，宁静而神秘。随着香气弥

漫开来，整个空间仿佛被一层无形的温暖包裹着。闭上双眼，

深呼吸，所有的喧嚣扰攘便都似被隔绝在了这一方小小的天

地之外，心灵得到了休憩、滋养和慰藉。

其实，熏香也并不一定非要熏此香。走进厨房，熏饭菜之

香，感受烟火之气；走进书房，熏纸墨之香，感受书卷之气；走

进山野，熏草木之香，感受乾坤之气。

这世上，总有一种香，让你觉得人间值得。

小镇后山上粉嘟嘟的桃花开了，在

春天的空气里“噗、噗、噗”作响。我的内

心又喜又慌张。

县城的春天，远比小镇繁华。县城的

天空也是红彤彤的，彩云里似乎正布置

着盛大的喜庆婚房。我想去县城看看，县

城里有我心爱的姑娘小蓓。当年我在小

镇，两眼充血昼夜地写诗，小镇的人奚落

我，说我要成为一辈子的单身汉。

县城的春天来了，你还不来看看我

吗？县城的姑娘小蓓，也给我的办公室

打来电话了。

小蓓在电话里说，县城河边的柳树

都绽出新芽了，昨夜下了一场春雨，还听

到了春天里滚过的第一声雷。早晨去河

边散步，柳树如绿烟一样。我接到小蓓的

电话后，兴奋地把穿了一个冬天的棉袄

当场脱掉，在小屋地板上一连做了40个

俯卧撑也不觉得累，我有着阔大的心房。

小蓓是我在县城的初恋，一个长着

小虎牙的女子，还有个小酒窝儿，像漩

涡一样，把我所有的情感都旋转进去

了。那年我20岁，爱一个人，还从来没有

爱到如此炽热，如此疯狂。小蓓让我联

想到了春天的乳燕，我感到生活是如此

美好。县城河边，扑棱棱飞窜起水鸟，春

天浩大无边，只等我去翱翔。

但我与小蓓，已经有一个多月没见

面了。我这个生活在内心世界里的人，

在囤积着春天雨水形成的微澜。我上一

次去县城，给她家捎去母亲从乡下带来

的烟熏腊肉。小蓓的母亲没在，她的酒

鬼父亲，有点看我不顺眼，小蓓就带我

到外面去吃那一年流行的猪蹄砂锅。没

想到，我吃相很差，埋头像猪拱食一样

吃得稀里哗啦，小蓓在旁边轻轻地咳

嗽，似乎在提醒我，吃相文明点啊。我一

抬头，一声“阿嚏”，把唾沫星子溅到旁

边一个中年男人正在吃的猪蹄砂锅里

去了。那个面部长着疙疙瘩瘩的男人，

愤愤地瞪着我，小蓓赶紧起身给他道

歉：“叔啊，我给你另外买一碗吧！”小蓓

付了账，就气呼呼地转身走了，眼里还

闪动着泪花。小蓓就是这样一个有点爱

面子的姑娘，她觉得我伤了她的面子。

我也气呼呼地离开了县城，回到小镇，

又暗自责怪自己，不就一个猪蹄子砂锅

么，好像谁没吃过猪肉似的。朋友付哥

告诉我，他和初恋第一次在一起吃饭

时，就用兰花指蘸了一下茶水，微微润

了一下嘴唇后，再小口吃了一碟素菜。

一个月里，我和小蓓就没有打过一

次电话。

但春天来了，那些淡淡的心事和责

备，还有为别人而活的面子，都像冰一

样在春水中融化了，在春风中吹散了。

我赶紧去了县城，去看县城春天里的小

蓓。在县城，我看到了小蓓，她娇小的身

材，恰似一株亭亭玉立的柳树。小蓓穿

着一件白衬衣，外面套着一件薄毛衣，

我看见白衬衣下小蓓那白嫩的脖子，还

有那像小肉疙瘩的耳垂。我妈说过，娃

啊，看女娃子有没有福，就看她的耳垂

有没有肉。

我和小蓓在河边一株柳树下拥抱

了。我是那么用力，我把发酵的相思都

倾泻而出。轻点儿，轻点儿呀，骨节都在

响了，小蓓埋在我怀里说。她红润的面

容，桃花一样。我抬起头，旁边一个拿着

钓鱼竿的男人望了望我俩，舔舔嘴唇就

走开了。

那天去县城餐馆吃饭，我改掉了吃

饭粗鲁的毛病。我一直给小蓓碗里夹菜，

自己托着腮默默望着小蓓吃饭。小蓓说，

你吃啊，自己吃啊。我说，我不饿，只要看

着你吃饭，我就幸福。原来内心在乎一个

人时，我这么毛躁的人也可以像绅士一

样踮起脚尖，跳一曲春天的华尔兹。小

蓓，可以陪我一辈子吃饭吗？我一生流连

这县城的垂柳、小河、电影院、茶馆……

下午，我和小蓓一起登上了县城的

西山。山上，各种争奇斗艳的花儿都开

放了，让我感到，县城在春风里微微张

开的肺叶上，都沾满了花粉。县城的春

天里，它让我看每一个人，都是那么亲

切美好，何况，我是一个有爱情的人。春

风吹过来，我想大声喊叫。

一晃几十年过去，今年初春，我在街

上遇到了小蓓。要不是她主动打招呼，我

几乎没认出她来。小蓓说，她已经当外祖

母了。小蓓转身离开了，她颤动着水桶一

样粗壮结实的腰身。岁月没有把皱纹缝

成一朵花，这一幕，实在是太梦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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